
112012年6月26日 星期二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67655539 Email:zzrbzf@163.com

山
色
空
蒙
雨
亦
奇
（
国
画
）

吴
文
敏

诗坛现代现代

小说小小

顾名思义，卦者是一位算命
先生。一位在路边占卦的老人。

家乡的小城依山而建。说
是山，却并不高，步行十几分钟
就到了山顶。全部的路程有一
多半是宽阔的马路，余下的便是
拾阶而上了。

在小城，每日清晨，晨练的人
们，男女老少，万人之多，一波波
向山上涌去，强身健体，沐浴晨
风。

日久天长，山路沿途，卖菜
的、卖小吃的、卖拖把的、卖书
的、卖字画的……小商小贩，应
时而生，很是热闹。且逶迤漫
延，直到山半腰台阶处方才清静
下来。

卦者便在第三十六级台阶
旁边坐着，一张折叠小桌，两把
小凳，一个装满卦签的签筒，一
本《易经》而已。

晨练的人们，或快，或慢，或
上，或下。或友人相伴，高谈阔

论；或情人相随，私语呢喃，从他
身边经过，没有人在意他，没有
人停下来。

谁会在清风扑面、阳光和煦
的早晨为自己卜卦呢？

我倒是每次上山都留意观察
老人，他就那样坐着，或全神看
书，或观望路人，或远眺山下小
城一片片鳞次栉比的楼房。一
身退色的蓝旧中山装，一顶蓝
帽，皮肤黝黑，体形消瘦，再就是
善意的眼神，慈祥的面容。

一坐十年，每日如斯。
十年间，山上建了山顶公园，

他坐的台阶两侧建了儿童乐园、
游乐场、溜冰场，半山腰建了停
车场，有了恋歌房，山下楼房越
来越高……

而他依然，依然那样坐着，
精神矍铄，目光安详，仿佛是一
张剪影。

十年间，他听着路人不断变
换的话题：“现在咱这里农村

孩子结婚都得城里有房啊”、
“咱县城的小汽车是越来越多，
连卖菜的都是开着面包车啊”、

“东西越来越贵，挣钱不够花
啊”……

人们走着、聊着，把喜悦、把
烦闷、把焦躁、把忧虑都抛在山
路上，抛在晨风里，抛在他的耳
际。

“山下算卦的都发财啦，你该
换换地方啦。”有人对他说。

“俺是后山农民，挣钱够花，
不指望这个，每天坐在这里听
听、看看，挺美哩！”他答。

愕然，同样生活在市井的尘
嚣中，小城的变迁、人心的不古
让我们心浮气躁、不胜其烦，他
是知道的。上山路人的牢骚全
抛给他了。

而他，浮于其上，充耳不闻，
是何等的淡然。

世间本无卦，在乎于心。我
断然，他签筒里的卦签全是上
签，卦全是好卦。

如今，我已创业到省城，每
每为名利烦恼、为生活苦闷之
时，便想起家乡小城山上的他。

在晨风里，在山道旁，一位占
卦的老人。

有一位老人
王炎军书架新新

杂谈文化文化

端午节，家家都吃粽子。
记得小时候，粽子都是妈妈

亲手包的，糯米用一个竹箩洗
尽，拌上碱水，米就变成了浅绿，
散发出米和碱混合的香气，那是
一种非常好闻的味道。那时候
我只知道端午节有粽子吃，并不
清楚“屈原”，“屈原”只是一个模
糊的概念。

说来好笑，人们嘴里的“屈
原”当时我听成了“蚯蚓”，“蚯
蚓”用苏州话说叫“曲蝉”和屈原
音很近。我就好生纳闷，吃粽子
有“曲蝉”什么事呀！大人费了
好大的劲，才让我搞清楚不是

“曲蝉”是“屈原”，是一个人的名
字，是一位大诗人，在端午节跳
河死了，人们为了不让鱼啄食他
的肉身才包了粽子喂鱼。我又
嘀咕开了，那人的爸妈也真是，
什么名字不好叫，偏偏叫“屈
原”，反过来不是“冤屈”吗？不
跳河才怪！对于我这些个奇怪
的想法，妈妈也无法作解了，只
是摸摸我的头说小孩子就是怪
念头多。

包粽子在端午节的前几天

就开始准备了。妈妈把粽叶和
柴草浸泡在水里，说来奇怪，那
干瘪的叶子经过浸泡竟然起死
回生变得柔韧而葱绿起来。我
想这粽叶就是为粽子而生的，它
的使命就是把松散的米粒紧紧
地抱在怀里。

端午节的前一天哪怕再忙，
妈妈也会停下旁的活计，专心致
志地包粽子。妈妈把粽叶捞出
刷洗干净放在盆里备用。拌好
碱水的糯米和上一些洗干净的
赤豆，赤豆是红色的，米是浅绿
的，颜色相当好看。然后坐在小
凳子上，抽出一张粽叶，卷成三
角形状的筒，置于左手，右手抓
起一把赤豆糯米放进粽叶筒里，
轻轻拍打结实，再包裹起来，用
柴草扎紧，一只三角形可爱的粽
子就完成了。

不要以为包粽子很容易，惭
愧得很我至今仍包不出一只像
样的粽子，不是漏了就是软塌塌
的不成样子。包不来粽子我就
绑粽子，两个一绑，绑好了把多
余的柴草剪掉，剪过的粽子就像
刚理过发一样，特精神。我现在

明白什么叫人性化了，你看连粽
子我们也要让它们成双作对的，
至于烧熟了，把它们分开填进我
们的肚子里就不深究了，至少我
们的初衷是很美好的。

包粽子很费时间，一般妈妈
会花费一下午，而我也会乖乖地
呆在边上。等爸爸下班回家，粽
子已包裹完毕，烧粽子是爸爸的
任务。烧粽子更费时间，通常要
烧到半夜，爸爸还要留些柴火在
灶膛里慢慢焖。当天是等不及
吃粽子了，我是嗅着粽子特有的
香味，流着口水进入梦乡的。

一大早，也就是端午节。早
饭直接吃粽子。虽然家家包粽
子，还是会拿着自家的粽子送与
邻居品尝，家家如此。人们的脸
上都是亲切的笑容，气氛空前和
谐。小孩子们就聚在一起吃粽
子，吃着吃着就咬别人的粽子去
了，大人们就呵呵地笑，隔灶头
的东西就是香。农村人吃粽子
也许不会太多想到“屈原”老人
家，而那种纯朴的乡情伴着浓郁
的粽子香味在所有人的心里经
久不散。

端午节闲话粽子
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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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站。一帮人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
太，试图帮助她。

先是一个环卫工人注意到了她。老太太看起来
有八九十岁了，一个人拄根拐杖站在公交车站的一
隅，公交车开来了一班又一班，她却一直没有上
车。环卫工人猜测老人是不是迷路了，便上前和她
搭讪，询问老太太。老太太眯着眼说，我在等孩子
呢。

以老太太的年龄，估计等的孩子至少是孙子辈
子的，也许是重孙了。环卫工人感慨不已，自己都
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帮助子女。环卫工人又问，是
等孩子放学吗？老太太侧着耳朵，显然没听清环卫
工人的话。环卫工人又大声问了一遍。这回老太
太听清楚了，但是答非所问，孩子坐车来看我呢，他
每天都来的，我等他。

一辆辆公交车来了，又走了，老太太还没等到
她的孩子。

太阳慢慢地西沉。环卫工人有点着急了，再接
不到孩子，天可就要黑了。环卫工人对老太太说，
老人家，要不你给孩子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吧。边上有人掏出手机，等着老人报出电话号码。
老人摇摇头，我不记得孩子的号呢。

围观的人，看着老太太，都替她担心起来。大
家商量着，得赶紧帮帮她。有人给110打电话，有人
围着老太太，和她唠嗑，以找到一点线索。

可惜，老太太的记忆似乎不大好，对别人的问
题，不是想不起来了，就是答非所问。不过，一说到
孩子，老人显得很开心，话也特别地多。孩子忙呢，
但每天来看我两次，早上帮我从菜市场带点菜来，
我自己做，晚上还来陪我唠唠嗑；孩子能干呢，你们
瞧瞧，我这把拐杖，就是孩子帮我做的，手柄磨得多
光滑啊，孩子心细着呢；孩子前几天感冒了，可把我
急坏了，都这么大了，还不让人省心呢……

老太太像唠家常一样，讲着孩子的事。虽然孩
子具体的信息，仍然不得而知，但好歹听出了一点，
老太太等的应该不是在上学的孩子，可能是已经工
作的孙子辈。老年人对孙辈都特别地疼爱。

大家胡乱地猜测，这时候，附近的派出所民警
赶来了。民警一见老太太，认识，老太太就住在巷
子深处的老房子里。民警故作生气地问老人，你老
人家怎么又一个人走出来了啊？老太太看看民警，
有点难为情地说，孩子今天还没来，我不放心，就来
路口等着了。

原来家就在附近，大家都松了口气。有人好奇
地问民警，老太太到底等什么孩子啊？我们也问不
大清楚。孩子？民警乐了，老太太等他大儿子呢，
也快七十岁的人了。老人五个子女，四个在外地工
作，就这个大儿子住在身边，老人舍不得老房子，所
以，就一直坚持一个人住在这，不肯和儿子住在一
起，老太太倔强得就跟个孩子似的。好在老人的身
体还不错，没办法，老人的儿子就每天来回两趟，照
顾照顾老人。平时这个时间应该早来了，估计今天
是被什么事耽搁了。

正说着话，又一辆公交车驶来了，人群中匆匆走
下一个老年男子。老太太一眼就看到了他，脸上露
出了笑容，喃喃地说，你们瞧，我孩子来了。

老年男子走向老太太，有点埋怨地喊了一声妈，
你怎么又一个人跑出来了？上次迷路你忘了啊？

老太太用拐杖杵杵地，孩子气地说，你这个孩
子，还怪妈呢，你咋不早点来呢？看着两个老人，大
家都笑了。

老年男子向大家表达感谢后，搀扶着老太太，向
巷子里走去。路灯已经亮起来了，橘黄色的灯光，
温暖地洒满一地。

风闻“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正在密谋策划
一次重大恐怖行动，美英情报机关立即兴奋起来。
但他们对于这次恐怖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目标一无
所知。他们在“基地”组织中没有内部线人，也不可能安
插进去一个，除非——冒名顶替一个阿富汗人。

这个行动需要精心的准备，还需要特别的运
气，因为他要进入的是一个极端危险、风云诡谲的
地方……

弗雷德里克·福塞斯是当代最有特色的国际政
治惊险小说大师。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任英
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路透社记者。能讲英、
法、德、俄、西班牙等多国语言，足迹遍及欧洲、中东
和非洲。福塞斯从 1971 年开始小说创作，而以《豺
狼的日子》一举成名。曾先后发表了《敖德萨档
案》、《战争猛犬》、《魔鬼的抉择》、《上帝的拳头》、

《偶像》、《复仇者》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作品曾连续
17周登上美国《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排行榜，同时
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2006年，该作
家推出长篇小说《阿富汗人》，再次引起轰动。

寒香雪韵（国画） 崔宏伟

《阿富汗人》
新星

老孩子
孙道荣

屈子之诗

命里运里还不起的两千年啊——
“是谁出于悲悯，大地
依然美丽！”
……远处有楚，有乱世一隅
屈子在他自己的时代，宁愿死
也没有选择成为众人中
活得好好的一个
屈子，在他自己的时代——
独自领受下一生热爱真理和正义
却不能得到真理和正义庇护的命运
像生命中的铁，像铁中的光芒：
艰难。疼痛。稀有
在尘世——
最纯粹的事物，最无助
向两千多年深处越来越稠的风雨
问大的孤独，大的漂泊
问天，问地，问内心深处
苍凉的底色

苍茫一日

用去了江边不止一日的光阴——
江畔，人们驻足之处
正是他离开的地方
已不必追溯，是谁制造了苦难？
已不必追询
无数时代湮没之后，什么
留下了，什么消失了？
屈子在他自己的时代——
以一个人的失败
为天地立心
屈子在无数个时代——
以一个人的皓皓之白
为民族守魂
芝兰香草，和一小排夏天干净的
雨水
那儿，他的心里，有一个祖国
在那儿，屈子防止一条江守着
自己源远流长的源头

蓝

呵！祖国，说吧：那些深浅不一，
到处弥漫的蓝
就是你投注予他的，
无端而忧怆的命运
……不可驻如梦，不可掇如月
不可揽如云，不可止如水
楚语、楚声、楚地、楚物里
月光一样的地址，那么轻，那么远
读亮一个是一个——
秭归。裎都。夷零……
……江畔，人们
因端午相聚
江畔，人们因端午出神。发呆。
抚今。追昔
早已沁回江水里的蓝说：噢——
挤挤，往里挤挤！众多细小又无
比温暖的
物事都在陆续地回来……

纪念屈原
邵永刚

夏夜 走在田野
寂静笼罩了一切
鸟儿也进入梦乡
偶尔会有蛙鸣
还有几声知了 无聊的闲唱
静得可以用心去呼吸
原野透着麦香
那是父亲播种时的汗水

母亲心中的希望
躺在地上 能感受到父亲的胸膛
清风吹过 是母亲的慈爱拂过脸庞
多少年后 不管你来自何方
无论你落魄还是风光
让你想起就温暖的还是这麦香
你心中的净土也是这父慈母爱的麦香
质朴 纯净 悠长

夏
夜

羌

南

拿到李先后送来的十万元后，阿
慧就火急火燎地去广州进货了，说是
要一周才能回来，让他在家安心上班，
耐心地等她回来，等过了五一，赚回钱
后，他们就选个好日子，简单办一桌酒
席领结婚证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一周后，也就是整整七天过去
了，他打阿慧的手机却是关机，中午
他去店里看看。当他来到阿慧的服装
店时，怎么也找不到店在哪儿，他开
始怀疑自己迷了路，再细细想来还是
没错，认定是这一家时，走进去问人
家，老板告诉他，以前的店亏损了，原
老板三天前就转卖完店走人了。

李先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认
真听去，这才明白对方不是开玩笑，
他再问能不能帮联系一下原老板，对
方抱歉地说，不能，因为原老板不是
本地人，店转得急也便宜不少，走的
时候根本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李先后心里瞬间生出一句谚语：
打一辈子雁，老了老了被雁啄瞎了
眼。

女人部落，相亲
啊相亲 (一)

杨 冰 倩 已 决 定
调往父母和妹妹所在
的 大 河 省 的 省 会 城
市，不愿在到处是熟
人 的 家 乡 生 活 下 去
了，更想为孩子选择
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妹妹已经在省城十来
年，不费周折地为她
儿子转学到省实验中
学就读，安顿好孩子
的学校，她就忙于自
己工作的调动。

一月后正式上班了，冰倩平淡而
寂寞地在省城生活着。

中学同学刘翠云突然打来电话
说，她有一表哥，因为前表嫂有外遇
而离异。表哥是省直医院的外科主治
医生，家里还有一栋小楼，儿子在国
外，让冰倩好歹都要见见，说不定很
有缘分。

杨冰倩犹豫了几天，结果对方自
报家门地打电话来，执意要见面，冰
倩无话可推，只得简单收拾了一下前
去赴约。

见面是在一个叫“上岛”的咖啡
屋，服务员仿佛知道她是来赴约的，
刚推门就过来笑蜜蜜地告诉她，有一
位先生在 6 号包间等她，冰倩想问怎
么就知道是自己，却又不便多言，只
得也微笑着轻轻地随她上楼。

“我看了你的照片，一看就认得
出来。”对方明白冰倩的疑虑，直接说
明，并告诉冰倩，这种地方，大多是谈
情说爱，朋友约会而来的，一个人来
的几率很少，他提前告诉了服务员，
所以迎宾小姐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人
的身份。

杨冰倩微笑着表示听明白了他
的话，对方又自我介绍说，他姓陈，叫
陈子明，现在流行称哥哥、妹妹，让冰
倩就叫他陈哥吧，他还说自己比冰倩
大了八岁，你又是刚来这个城市住，
有什么不熟悉不方便的事，以后只管
找哥哥。他还说他是外科医生，你是
内科，咱们内外结合一定会很融洽。
还说冰倩在市级医院太小了，他所在
的省会第一人民医院，又是现在最吃
香的外科医生，不算工资每年只收到
的红包就是个很不小的数目，家里还
有一处几百平方米的房产，这一生怎
么过也花不完，儿子送出国外了，他
一个人很孤独，希望找到一个传统型
又美丽温柔的女人陪他共度下半生。

陈子明又说：“听我表妹说你离
两年了，也没找，传统型的我喜欢、也
不喜欢。我喜欢，是在我之前要传统；
不喜欢，是认识我后的不要太传统。
人是跟着时代走的，时代已经发展到
二十一世纪，该开放的要开放一些，

我前妻以前就是总拿
传统那一套来约束
我。男人吗，在世上混
不容易，总会采一些
野花玩玩，只要没忘
记回家就行了；但是
女人就不行，绝不能
给男人戴绿帽子，她
什么错我都可以原
谅，唯有这事不行，结
果她说为了报复我才
找的，不管什么理由，
发生了就必须离，所
以我也离婚五年了。”

冰倩感觉浑身
爬满了跳蚤，不，应该说是荆棘，她感
到刺疼难耐，又找不出哪最难受，很
想动一动身子却又不敢乱动弹，想站
起来走人，却又找不到理由，不多久
她竟然出了一身汗。

“时间不早了，我儿子该放学了，
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冰倩不想再忍
受下去，拿起自己的小坤包起身逃走。

(二)
刘翠云就是热心，又帮冰倩在她

同学的“姻缘饭店”做了登记，不几天
就有个陌生男人打电话来，自报家门
的说是在“姻缘饭店”看到她资料，感
觉很合意，想见一下，让冰倩选个地
方。

杨冰倩感觉很意外，又一想，反
正谁也不知道这个事，不如凭运气去
撞一下，或许有不错的呢。听对方说
自己在省直机关工作，结婚三个月分
手，已离婚十年了，没什么文凭却有
真才实学，在单位一直是笔杆子，和
年迈的父母同住。

冰倩听明白对方的话，感觉声音
也有些磁性，就问他：“为什
么快四十岁才结婚，结婚又
那么快分开呢？” 18

“我来看你。”
“我又不会一闪一闪。”我想将

话题若无其事地轻松继续下去。
他笑而不答，借着窗外照进来

的微光找到了垃圾桶，将它移至床
边；还把桌上的抽纸和水杯都摆到
床头柜上。看这架势，连我半夜可
能起来吐都作好了准备。

他就如此深信自己的判断，丝
毫不怀疑我今晚的异常是源于清醒？

我呆呆地看着他做这些动作。
末了，他还不忘翻开被角，让我只
需钻进去就能睡。彻底完成后，他
像往常道别一样嘱咐：“早点休
息，明天见！”

“黎靖，”我叫住他，“你是对
谁都这么好呢，还是不同朋友不同
待遇？”

他笑笑，走过来几步把我拉到
床边：“睡吧。”

“陪我聊会儿天。”既然他以为
我醉了，干脆不解释；此时说任何
话，提任何要求，都只会被当做酒
后失言，听过即忘。

他 拉 起 被 子 ：
“ 进 去 作 好 睡 前 准
备，我就提供陪聊服
务。”

从小到大，除
了爸妈还从没有谁这
样伺候过我就寝。于
是，我二话不说钻进
了被子，将枕头竖起
当做靠垫坐在床上：

“来，聊五块钱的。”
他一愣，随即

笑了：“你不是已经
包月了吗？”

“包你？我要包
也包个老实的陪聊。”

“我不老实？”
“你还没回答我，是不是对谁都

这么好？”
黎靖没有再笑，只是看看我：

“你真挺容易满足的，只要有人做一
点儿小事就感觉被照顾了。”

“这不是小事。”我立即否认。
他答得理所当然：“男人照顾

女人是天经地义的。”
“我没那么身娇肉贵、弱不禁

风。有人照顾就当是额外幸运，自
己照顾自己也很开心。”这是句朴素
的实话——尽管我自己对此相当坦
然，但说出口似乎总有些孤独且无
奈的意味。

果不其然，他温热的手掌轻轻
覆盖在我的手背上：“会有人照顾
你的，无论别人的照顾对你来说是
不是必需的。”这一句话缓慢、清晰
而笃定。

“你已经在照顾我了。”我倒像
反过来宽慰他一般。

“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种。”他
这一句犹如掺进了凉水的热咖啡，
暖的是关心，冷的是否认。

我决定不去理会他刻意营造的
疏离感，只答：“我有这种就够
了，不需要别的。”

黎靖欲言又止地注视着我，终
于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看着
我，我看着窗外的夜，原来“若无
其事”四个字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
的谎言，将种种感觉毁尸灭迹，再
假设一切都只是虚构。

彼此沉默许久，他叹了口气，
俯下身拥抱我。

他颈边的衣领紧紧贴着我的脸
颊，我的头发与他的下巴摩擦出耳
朵听不见的声响。我知道它们真实地
存在着，即使这感觉即将消失不见，
一点儿证据也不留下。即使我们若无
其事地回到今夜之前继续生活，这一
切也不是幻觉。

他拍拍我的背，在我耳边轻声
说：“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

他双手握住我的肩膀将我扶起，
我们面对面看着对方，彼此鼻尖的距
离只有不到一厘米。我们从未如此接
近，却都停留在了触碰不到的位置。

心理学家说，1.2
米是人与人之间的安
全距离，0.45 米以内
则是亲密距离。而我
们之间只间隔了 0.01
米，这个距离显然能
让任何伪装都变成徒
劳。

“ 我 们 不 能
……”黎靖只说了半
截，这句话就迅速消
隐在彼此的呼吸里。

“ 嗯 ， 不 能 。”
我也轻声说。

这 个 “ 不 能 ”
实在太软弱无力，有多少明知故犯
都是从一个“不能”开始的？

他微微前倾便触到我的嘴唇，
那 0.01 米距离不翼而飞。头顶的白
色纱幔静静地垂在眼前，隐约透出
窗外星辰那模糊又遥远的轮廓。

我平静地仰卧在他面前，前所
未有地、清楚地感受到再长的永远
也不过就是这一瞬；仿佛以前从未
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

当热烈归于平静，我缩在他臂
弯中等待睡意一点一点累积。刚才
的一切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但也
不算是一时冲动；但如果可以回到
进房间之前重新来过，我想我们绝
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如此回想起
来，甚至体会不到究竟有没有后悔
的可能。这感受太复杂，我干脆放
弃，不再去想。万籁俱寂的午夜，
唯有窗外不时传来微弱的虫鸣。

他从身后抱着我，在我耳边低
声问：“你没有问题要问我？”

“有。换物活动那天，
你到底从我这里拿走了什
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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